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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王珊珊一脸倔强、仰头不语的样子，刘爱玲知道这又是个一个

难管的茬儿。她在关爱青少年成长基金会已经接触过几位类似事件的主

角，性格上都是比较偏执。“仰头婆娘低头汉”，奶奶的话总是那么应验。

王珊珊是从国内直接考上加拿大的大学，说明成绩还是很优秀的。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间同父母突然就断绝联系了，拒接父母

的电话和视频。父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马上插翅飞越万里长

空来找她，可是因为疫情，签证成了问题。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无奈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关爱青少年成长基金会收到家长转来的这一

消息后，立刻安排了经验丰富的刘爱玲跟踪此事。

现在正是温哥华的春天时节，确切地说刚刚进入春天。小树上冒出

了一圈圈的绿芽，风儿已经从冬天的冷硬转为春天的温软。小草还没完

全返青，但也有等不及的早樱悄悄爬上了枝头，粉嘟嘟的。在人们不经

意间抬头，“呀”地发出一声惊叹，感慨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

光景时，那早樱就偷偷地笑了，花枝乱颤。春天总是那么令人愉快的，

可王珊珊的事让刘爱玲无暇顾及这春光的美，尽管她和王珊珊一样正处

在春的大好年华。

找王珊珊着实费了很大的劲。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刘爱玲只好和

关爱基金会的另两位成员到她学习的大学里寻找。几经周折，核实了多

日，才好不容易找到、见面了。

天春

“我没事。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把我的讯息对任何人

讲，尤其我的父母。”说着就要离开。“珊珊，你知道我们是花了多

少时间、跑了多少地方才找到你吗？我们都是义工、是纯粹的爱心奉献，

请你尊重一下别人对你的付出，好吗？”最后一句话，似乎起了点儿

作用，王珊珊刚迈出的脚步，停了下来。“不管你同父母有多大的意见，

起码应该让他们知道你的安全。”王珊珊转过来身子，对刘爱玲的话

似有所思，但很快就回应道“是他们毁了我的生活，我想他们是不会

管我死活的。”“你、这、那有这么说父母的？你母亲急得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都要住院了。”王珊珊的身子略微抖动了一下，口气有些

软了下来，“那是他们自找的，你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什么

具体情况？”另一位志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刘爱玲看王珊珊面露难色，

便示意那位志愿者不要再问，转脸对王珊珊说：“这样吧，咱俩到附

近的咖啡屋坐一下，我的两位朋友还有事，他们要走了。”另两位会

意地离开了。

由于是上班时间，咖啡屋闲坐的人很少。在一个私密的角落，王珊

珊时断时续地讲述了同父母的矛盾。她的父母都是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母亲是财政局的副局长，父亲是常务副市长。她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

只是同父母相处的时间太短，是保姆阿姨陪着长大的。母亲发现她谈恋

爱还是校长在一次饭局上，讨好般地对母亲说“请注意一下女儿的学习，

别因为恋爱分神”。母亲特别恼火，连夜对她进行了“审问”和说教。末了，

还不忘提醒她一句“以后多长个心眼，谁知道有没有想借机攀附你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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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切！”王珊珊不屑地在心里反抗着。第二天学校就把那个男

孩子调到了另一个班，她对母亲充满了恨意。

恋爱容易，分手却十分痛苦，尤其男孩子知道是她妈利用手中的权

利调换了他的班级后，对她心生芥蒂，愤而不理。她只想离开父母，越

远越好，这倒符合母亲让她出国开眼界的想法。她把主要的心思都放到

了学习上，最后竟被加拿大两所著名的大学录取，她选择了目前这所排

名靠前的大学。后来听说那位男孩子高考失利，没有进入梦寐以求的清华、

北大，只进了个三本，这让她更加心生愧疚，对母亲的怨恨又多了一层。

这里的大学宽进严出，她不免在学习上有些吃力。而母亲在国内闲

暇时会跟她视频或语音，不是教导式的说辞，就是刨根问底式地“关心”

她的学习。她觉得跟母亲之间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后来她的回复基本

成了应付，再后来一接母亲的电话，居然有种成了负担的感觉。

让她真正爆发的还不是她的母亲，而导火索居然是她那难得见一次

面的父亲。她到了温哥华一年后，被一个同乡追求，小伙子也不错，读

的是商科，据说他父亲在国内也有个不错的企业。俩人处了段时间，感

情很深，开始谈起了毕业后双双回国创业、结婚的事。这次她没有瞒着

父母，和盘托出。虽然父母未置可否，却字里行间能感觉到母亲对此婚

事并不满意。但无论如何，王珊珊觉得这次绝不再妥协，一定为自己做

回主。她接受了男孩子在校园里、在众目睽睽下惊喜又浪漫的求婚，并

且很快住到了一起。

为什么会说到父亲呢？因为父亲一向仕途看好，晋升市长或书记的

呼声很高。但前些日子由于受省里一位落马高官的影响，父亲被安排“晋

升”为政协副主席。这一变故，不但令母亲唏嘘“门庭冷落鞍马稀”的

局面，而此事居然直接影响到了王珊珊的恋情。未婚夫向她提出了分手，

他的话令她震惊不已。原来他以前是有女朋友的，是他父亲逼他放弃前任，

追求王珊珊的。父亲说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以后依靠王珊珊父亲这

棵大树好乘凉。谁知道现在她父亲被提前踢出了核心层，那这位未婚夫

就没有必要再委屈自己了。“啥？委屈自己？”王珊珊扬起手，恨不得

立马给他一个大耳刮子，但还是忍住了。

此事极大地刺伤了王珊珊的心，她想父母怎么对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呢？陈年旧事一桩桩放电影似的，搞得她身心疲惫。她把自己包裹起来，

再不愿意同别人交流，似乎有些抑郁。而这一切都是父母造成的，她对

父母充满了恨意，她要逃离他们。她想方设法同父母脱离干系，当然最

直接地就是不再联络，她正走向极端。

“逃离只是暂时地回避，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刘爱玲见王珊珊已

经陷入到固步自封的圈中，为其感到惋惜和痛心。“走自己的路，没错！

我也很赞同。但这也不能以同父母断绝联系为前提啊？你知道有父母关

心或父母健在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吗？”王珊珊对刘爱玲后面讲的这句

话没听懂，说的啥嘛？没头没脑的！但出于尊重，她还是继续听了下去。

有个小女孩从小跟奶奶长大，很是调皮。工作繁忙的父母难得回来

见次面，可是，她不是把妈妈的衣服弄脏了，就是把爸爸的公文包弄翻了。

爸爸作势要打，奶奶就护住了，奶奶很宠爱她。她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

还经常在学校里跟同学打架，弄得老师也很头疼。这个女孩的美好时光

终结在了十岁那年，家乡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当时，她本来已经

逃出了教室。可她的脑海里突然一闪：怀孕的老师怎么办呢？她没有丝

毫的犹豫，转身往后跑。等她同老师一起刚跑到门口时，瞬间被轰塌的

房屋埋在了废墟下。后来她的一条腿截了肢，老师的孩子也流产了。她

的家人在那次地震中无一幸免，她成了孤儿。比起身体的伤痛，她很后悔，

她没有好好的对待父母，甚至没有好好地叫一声“爸、妈”。她调皮地

弄乱爸妈的东西，实际上只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劫后余生的老师收留

了劫后余生的她，视如己出。后来还供她出国留学，她也对待养父母如

同自己的亲生父母。

“再后来呢？”王珊珊已经沉浸在故事中。“再后来，女孩勤奋学习、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传递正能量，做起了关爱青少年的志愿者。”“奥，

那你？”王珊珊惊讶地望向刘爱玲。“是的，那女孩就是我。”刘爱玲

说着挽起了右边裤腿，赫然是义肢。“对不起！”王珊珊有些不好意思

地看着刘爱玲。“我已经习惯了。我很感激我的养父母，他们比我的亲

生父母还关心我。但我还是忘不了自己的爸妈。多少次梦里，我都哭出

了声；多少次我想，要是能再叫一声‘爸、妈’，那该多好啊！”

看着刘爱玲泛着泪光的双眼，王珊珊也哽咽了，“姐，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对我的关爱。我现在就去给我妈打个电话。”说着，站起了身。

“嗯，好的。有事你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马上走。”刘爱玲看着王珊

珊青春靓丽的背影走出了咖啡屋，步子是那么地急切，身体充满了活力。

她的心底也有无数的细浪在翻滚，“我也要给我的养父母去打个电话了，

他们就是我的爸妈。”压在刘爱玲多年的梦境一下子释然了。当她也迈

着矫健的步伐走出咖啡屋时，室外正霞光满天，春意盎然！

编者按：加拿大大华笔会 2022 年“春”主题征

文于 4 月揭晓，上期已刊出征文佳作专辑之一，

本期继续刊登征文佳作专辑之二。感谢《高度》

周刊对加华笔会征文活动的支持。

立意好，以春喻芳华，彷徨比作年青人在人生初始的趔趄踉跄。

结尾出其不意，以青少年辅导员身份的现身说法劝谕初入世的少

女，颇有戏剧效果。（终审评委王志光）

点
评

文 / 艾伦

的
彷徨



4A 5A特稿 Current Info

作者简介

习军，出生于天津。1978 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
1982 年毕业留校教书。至 1998 年移民加拿大。在加
期间做过很多不同事情，但以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为主。
退休前在 UBC 执教 16 年。2017 年成为加华笔会会员。

华团，团员们从旅游车上下来后先朝卫生间走去。这时闻讯赶来一个

人，他快步跑在访华团员们的前面，赶到了卫生间，把卫生间的门锁

上了。团员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导游赶到后，那人激动地说：“就

不让进！憋死这帮王八蛋！”

他就是这位同学的爸爸。纪念馆建起后，里里外外有不少事需要

有人做，他爸爸就被安排了来做些事，但平时地还是要种的。儿子被

选去学外语，当爸爸的很得意，但是听说了儿子学的是日语，心里很

别扭，他很纠结，为什么要学它鬼子话！他的姐姐，也就是孩子的姑

姑，就是在逃难中饿死的。

班上一共有三个老师，一个男老师，两个女老师。男老师是刚从

北外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两位女老师不很年轻，学生们不知道他们是

哪里毕业的。

25 个人，上课时分成两个小班。教他们小班的老师总是笑眯眯的，

好像总是在讲故事一般，每次站在讲台上朝大家说“请坐”的同时，

总还要向前欠欠身，弄得好像鞠躬似的。

“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到处开满了鲜花……”这

是老师自己编写的课文。

这位老师经常教他们唱歌，课上唱，课下也唱。唱的时候，她总

是让同学们随便坐、随便站。大家在课桌间有坐有站，她在中间带着

大家一起唱。

“撒库拉，撒库拉，

弥生の空は yayoi no sorawa。“

他知道“撒库拉”是“樱花”的意思。“撒库拉”是日语さくら的音译。

他是学日语的，所以他知道。

他学日语是 15 岁开始的。那年他所在的中学获得了一个名额，他被

选上了。走前班里给他开了欢送会。开会前老师告诉他说，这次人家到

咱们这里招生，是秉承着面向农村的政策来的。咱们要争气。他交的那

张一寸照片是他专门去到镇上，在一家照相馆照的。在他的印象中，那

是他第二次照相。那张照片他现在还保留着，那是他从学生证上揭下来的。

照片中的他一脸的青涩，略显黑瘦。

父亲把他送到了学校。父亲扛着被褥行李，爷俩坐着长途汽车。没有

住过校，但是他并不担心，反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以后生活的种种幻想。

进校开学后，他被编进了日语专业。日语专业只有一个班，25 个学生。

第一个星期回家时，他跟家人父母说了他被编进日语班，学日语。爸爸

听了后很别扭。

村子不远处有条大河，叫做“大清河”。大清河很宽，但不深。清

清的河水终日不停地流着，哗哗的。小时候他常跟小伙伴儿们一起来到

河边，在河里捉鱼、游泳。大河的两岸是大片的农地。大河两岸流传着

这样的话儿：“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收碱疙瘩。”

大清河水哗哗地流，从春流到夏，从夏流到冬。冬天农闲，这时人

们总要到河边一带去挖河。在一次挖河时，人们挖到了一大片尸骨。村

里的老人们聚拢过来，蹲在现场仔细观察了一番，最后他们做出了结论：

那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乡亲们。

万人坑的旁边修建起了纪念馆，万人坑被覆盖在了馆内。馆前是一

片小空场，水泥砖码的地，形成一个停车场。一天，又来了一个日本访

角度新颖，情节生动，摹状细腻，形象突出，令人印象深刻。在历

史与民族的印记背景下，放大了春的含义，内含了一种普世的恒久

的大爱。（终审评委萧元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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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告诉他们，这是一首日本民歌，这歌词的意思是“樱花啊，樱花啊，

暮春三月天空里……”。大家没有见过樱花。老师告诉大家：“以后，嗯，

以后你们一定能见到樱花。”

老师走过去在黑板上画了一枝樱花。听着老师的讲解，他的脑子里

出现了春天，一排排的樱花树上开满了烂漫的樱花，白色的、粉色的、

浅红色的，如云如雾如海；树下，日本女人穿着和服、木屐，抬头看着

樱花；春风中弥漫着笑声，还有淡淡的樱花香。……

忽然他前面的女同学扭过头来抬头看向了他，对他微微一笑，同时

伸手拉了一下自己的辫子。他意识到，他的肚子顶在前面的椅子背上，

那位女同学的辫子被他的肚子压住了。他不好意思了。

老师带他们排戏，样板戏“红灯记”里“赴宴斗鸠山”一场。老师

让他演那位伍长。整场戏里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先走到台上看看餐桌，

然后再走到客厅门口大喊一声：“李师傅，请吧！”

他们到养老院去演出。老师给他们化妆，在他们的脸上抹上油彩，给

他打上领带。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的领带，老师的手在他的胸前给他系领

带，忽然他想到了他妈妈把做好的新棉衣给他穿上让他试试时的情景。

冬天，学校组织拉练。走了一天，晚上，老师来到女同学们的住屋，

帮她们烧热水洗脚。她拿出随身带着的缝衣针，给她们挑开脚底的水泡。

白天行军，停下来休息，他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摘掉棉帽子，让

风吹着头上的汗水。一位女同学从旁边走过：“戴上帽子！别冻着！”

他抬头看去，那是他压住了辫子的那位女同学。他忽然觉着她就像

他的姐姐一样。

冬天变成了春天。春天，变成了夏天。夏天变成了秋天。

又一个春天来到时，一艘客轮从大海上缓缓驶来。第二天，报纸上

出现大字通栏标题：“日本青年友好访问团抵埗我市”。在码头上的欢

迎人群中，有他们日语班的全体同学，他们被市政府安排去做翻译，随

着那些日本团员他们一起住进了宾馆。

一天晚上，在宾馆的一个活动室里，他们与日本朋友们一起搞了一

次联欢会。在联欢会上，他们与日本朋友们一起唱歌，他们一起唱了《樱

花》。“撒库拉，撒库拉，弥生の空は yayoi no sorawa……”日本朋友

们听到他们用日语唱这个歌时很是惊讶，更是惊喜。他们说：“你们的

日语口音很地道。你们还会唱这支歌，我们没有想到。”

秋天变成了冬天，冬天变成了春天，……。又一个冬天就要来到前，

他们毕业了。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同学们被分配到了不同单位。全班同学

到照相馆拍了大合照，然后，大家就分手了。

很多个冬天过去了。

他的人生道路让他走到了加拿大，走到了温哥华。在温哥华，他定

居了下来。

他不常回国。但是他知道，大清河的两岸已经不一样了。父亲虽然

岁数大了，但还学会了用手机，爷俩常常在手机上视频。在手机上，他

看到了大清河的两岸已经建起了高楼、商场、街道。夏天的晚上，广场

上流光溢彩，人们在跳广场舞，唱京剧……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那位女同学取得了联系。那位女同学告诉他

她在日本定居了，嫁给了日本人。她还告诉他，他们那位老师其实是日

本人，年轻时她来到了中国，在中国读音乐学院，嫁给了中国人。现在

已经恢复了她的日本名字……

听说她嫁给了日本人，他心里微微出现一阵涟漪，那是一种说不清

的感觉。但是听说他们那位老师其实是日本人，他的心里真的是震动了

一下，但立刻那震动就变成了无限的感慨。在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又一

次出现了老师在课堂上略略欠身的姿态，出现了老师带他们唱歌时的情

景，他好像又感到老师面对着他给他打领带……。他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很多，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很多。

春天的温哥华处处繁花似锦，最引人注意的，应该是街边的樱花树。

1930 年代和 1950 年代，这些樱花树作为礼物从日本神户和横滨来到了

温哥华。现在，它们已经遍布大温地区很多地方。

每年春天，阳光下，一排排的樱花树上开满了烂漫的樱花；白色的、

粉色的、浅红色的，如云如雾如海；……

樱花烂漫时，他都会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到樱花树下。他拍照片、

拍视频。他把照片、视频发给家乡的父亲，也发给在日本的那位女同学。

撒库拉 ，
撒库拉

文 / 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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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着那串彩色种子的项链，像安慰自己似的，鼻子里哼唱着，尾声

托着长调，“春天里、春天哩——。”

随着我的歌，机身颠簸了一下。我打开小窗的一条缝，朝窗外望去。

飞机已经越过大海，来到阿拉斯加上空。白雪皑皑的大地，寸草不生。

一座座冰川险峻嶙峋，在飞机下方流过，破碎成光与影。我不禁抖擞

了一下，在座位上挪了挪，调整了坐姿。眼睛牢牢地盯着窗外那随着

飞行而变幻莫测的世界。一个语言不通，环境有别，社会相异的陌生

世界。梦想与亲情依然紧贴着我。事实上，这转折的春光，不正是自

己向往的生活？我突然明白，什么是对孩子的爱。这让我怦然心动，

就像那首春天里的歌。

没过多久，突然眼前一亮。辽阔的太平洋“嚯”地展现开来，四

处绵延，宛如老天抖开了一面蓝色的绸缎。太阳在海面上映着粼粼波

光，飞机似乎畅饮着燃烧的光辉，被灿烂笼罩。这时，广播响了，温

哥华正在靠近。不知怎的，我感到她一直在等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来。

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听到了树木的新叶在外面炫动。

随着人流走向海关，一眼看到机场中心竖立的印第安人图腾。它

展翅，似鹰、似兽、似人，安静地望着，神秘、离奇、遥远，昭示着

万物之情。旁边，一个绿色的招牌上，用黄字的中文写着“温哥华欢

迎你”。我心头一热。

将长发束起，拖着行李，我迈开了大步。几片奇妙的薄雾飘着。

飞鸟，水平着穿过，就像标点符号，回首，转向，翱翔。温哥华，响

起了春天里的那首歌…… 

决意退休后，将手头的工作进行了交接，安排好家庭事理。在三月

早春，我登上了飞往温哥华的航程。

没有人送我。偌大的机场，在飞机的轰鸣中震动。我敞开大衣，里

面是件羊毛衫，普通款，白色，脖子上戴着彩色种子的项链。一边走，

一边左右回头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留学生父母的叮咛，有离别恋人

的拥抱，有亲朋好友的祝福，有子女们簇拥着老者；当然，也有像我一

样提着行李匆忙走过的旅人。仔细听去，低语、兴奋、不舍、尖叫、悲伤。

就像一场场情景剧的漩涡，在我周围流淌缠绕。

我站定下来，嘴角苦笑了一下。我们赤条条来到人间，然后就建立

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亲情、友情、爱情，我们还有

什么长存心间？如果孤独注定是我的果实，那我就亲手摘下这生命的礼

物，将它揣在怀里慢慢品用吧。这时，广播响了：“飞往温哥华的旅客

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开始登机了，请您……”这广播一遍又一遍，像

捶鼓一样敲打着心。我收回目光，慢慢转过身，然后走进候机厅的洗手

间。打开龙头，用手捧起一汪冰水，蒙住了眼睛，久久地蒙着……水滴，

缓慢而有节奏的垂落，一滴，一滴。

飞机“腾”地一下爬上蓝天，好像吸足了能量，从东半球朝着西半

球飞去。旅客们坐定，低着头，小声说着话。面容自信，身上好像洋溢

着崭新的自由。从舱窗向外看，苍穹浩瀚，无边无沿。怀着对新的希望

和旧的眷恋，我的心跟着飞机七上八下地起伏：临行前将财产留给了子

女和母亲，自己揣着三千加元和莫名的勇气，一脚踏入了这个未知的世界。

在温哥华一无所有，何处安家，怎样生活？会不会流离失所？像应景似

的，飞机抖了一下。我摸了摸衣兜，脑海里不由得响起汪峰的那首歌：“如

果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春天里。”

飞机摇摇晃晃，我脑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中眼前浮出自己的家，

温馨明亮，那种亲密永无止境。少年宫里，女儿在跳舞，我脸贴在窗户

上看；足球场上，儿子在奔跑，我在场边大喊大叫。我们一起看电影，

去堆满蔬菜水果的集市砍价，手拉手参加毕业庆典，去林间追逐蝴蝶。

孩子们笑着，朝前跑着，他们的身影在成长；后面，我的身影在沉浸，

在远离……我向他们招手呼唤，而喊声被风吹散。我的肩一下子抽紧起来，

感觉如同放弃了呼吸。

猛然惊醒，脖子、胸口都汗津津的。我站起来，抹了抹头上的汗。

机舱里一片黑暗，时光仿佛停止了。乘客们都在酣睡，表情平静。我坐下，

梦幻与现实交汇，在飞机颠簸出现的朦胧之中，对往昔的回忆与对

未来的憧憬交替于现实与梦幻之间，走上移民之路的决绝化为春天

的那首歌。（终审评委王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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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
春天里的那首歌
文 / 郭小娟


